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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前言：



這個新故事在我的電腦裡待了有一段時間了，我從Ziggyred3的網站裡一個叫「Petra『s Story」的故事裡獲得不少靈感。



這個故事完全是創作，所有的事件都是虛構的，設定與角色都是創作，與任何活著或死去的人無關。



以下本文：







房裡的一片寂靜被印表機啟動音打斷，在機器吐出最新一份狀況分析之後，低語嗡嗡伴隨著鍵盤咖咖擴散開來，低語四處迴盪，人人忙著更新邊境情報與威脅分析。



湯妮．阿亞莉的座位位於這間榖倉前段，身為先進攻擊分析局—帝國情報局的一部分—的特工，阿亞莉正專注在她的工作上。



她的單位屬於民間單位，工作內容則是當敵軍犯境或是叛亂發生時，伴隨快速反應部隊（RRF）投入戰場並快速為其更新當地情報。



在兼併帝國領土的過程中，她負責的部隊總是被投入最艱困的戰局中。



不過這次敵人的威脅比之前更甚，鄰國發生了一場極為快速的政變，現有政府遭到推翻，新統治者正策劃一場新的戰爭好增強他們自己在國內的聲望。



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狀況—當湯妮收到她的移動命令時已經開始構思起如何反擊：先快速展開快速反應部隊，來些鄰近邊境的「演習」，當他們見到帝國軍隊有多強大的時候，自然會夾著尾巴逃回家。



正常快速反應部隊展開的步驟，是先進入非戰鬥區域，從帝國情報局在當地的支局取得應有的情報，接著先進攻擊分析局將會指揮佈署，聯繫當地的操作員，並且攔截所有的信號與情報，情報的來源從聽取當地居民的報告、審問敵軍逃兵，到空中或地面的威力偵查都有。



而得到這些情報的湯妮等人會快速地將情報編織成有用的圖樣，傳遞真正的戰場訊息，好讓快速反應部隊的主力能夠合理迅速的展開。



湯妮與她的副手安姬．史特勞斯兩天前便來到離邊境40公里左右的小村，徵用了一棟大農舍。



接著除了生病和正在休假的人員以外，剩下來的二十五個女孩帶著她們的電腦、衛星碟盤與其他高科技設備跟著進駐農舍開始她們的工作。



她們很快和三個當地帝國情報局的情報員聯繫上，又向當地居民套話，在各種情報網上進行竊聽，很快的敵軍佈署就在紙面上展開，她們依此估算出敵軍最可能的意圖，並迅速將這份建議送給快速反應部隊的將軍。



湯妮和她的團隊鑒別出敵軍有三支主力分布在150公里遠的地方，兩支西方軍團位於在跨越國境之後將會面對一片開闊地的位置。



眾所週知，敵軍最強大的裝甲武力最容易發揮的地區，沒有大河、森林或山丘阻擋，而且衝向首都的道路上有良好的公路網可以任他們馳騁。



第三支軍團佈署於東側，遠離其他兩支軍團，同時也是離湯妮她們最近的部隊。



他們被迫對抗不是這麼友善的地形：四處都是樹叢、縱橫交錯的河流與被高樹籬夾住的狹長道路，只要是機械部隊都會想離這裡遠遠的。



湯妮等人很快判定第三軍團意在分散帝國軍主力，而並非真正威脅——



將軍很快同意這份情報，並且將部隊調動到兩支西方軍團的正面，只留下少數部隊散布在湯妮所在地與可能發生戰事的東方邊境之間。



兩天過去，一切平靜如昔。直到第三天早上湯妮與她的團隊被來自西方震耳欲聾的炮聲吵醒。



戰事開始了！



她們轉動天線監視西方戰線，發現西方軍團已經前進與快速反應部隊接戰，敵軍在他們工事完成前就抄捷徑入侵國境，這件事情讓湯妮感到震驚。



她沒有再對這件事情多加深思，主力互相攻擊是正常的，直到幾小時後她驚覺到敵人正以重炮和坦克火力打進快速反應部隊所在地，卻沒嘗試著進行突破，這時恐怖預感劃過她的思考，她正要命令大家重新分析戰況時，門飛快打開，一個制服滿是塵埃，臉上布滿硝煙痕跡的年輕少尉衝了進來。



少尉衝向湯妮，用最快速度向她說明敵人的東方軍團已經強勢攻入邊境，而守備隊的佈署完全沒辦法抵抗裝甲部隊，敵軍已經壓碎這些輕裝部隊的反擊，在湯妮與敵軍之間只剩下幾把步槍與一些疲憊的士兵，他勸湯妮等人趕快離去，後援部隊最少要一天以上才能抵達這裡。



同時少尉還告訴湯妮，他最多最多還可以支撐一小時，好讓她們全部撤退。



湯妮同意之後找來安姬，要求部下儘快行動，除了必要裝備以外，其他全部拋棄。但她們得毀掉所有的電腦、燒掉一切檔案，以免敵軍得到有關快速反應部隊的任何情報。



吩咐一些手下開始碎紙，湯妮與安姬動手拆解電腦，將硬碟砸碎，由於拆裝硬體需要使用板手和螺絲起子之類的工具，讓工程時間無限地延長，這時候湯妮不禁開始憎恨起這些軍用電腦為什麼沒辦法像家機一樣用鐵鎚就能輕鬆敲碎。



當湯妮和安姬努力的完成這件工作的時候，有些部下告訴安姬她們已經完成工作，示意她們想要撤退。



安姬撇下手上的工作，拉著湯妮到另一頭去轉告她這些女孩的想法，並建議乾脆讓她們先離開。



但湯妮考慮到一小撮女孩混在戰區風險太大，她告訴這些完成工作的人她們會和部隊一起撤離。



有些女孩開始抱怨起這個決定，但她們還是成群坐下並推測接下來該往哪裡走，直到湯妮和安姬完成了摧毀電腦的工作。



在整個漫長的作業過程中穿插著令人暈眩的炮響，而機槍與步槍的爆音也逐漸逼近。



了解到戰場已經比她所預期的還要接近，湯妮說服自己已經做到了能做的一切，她知道繼續等待帝國軍已經不再安全，於是她下令放棄農舍，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長串機槍射擊聲在建築外響起，接著大門爆開，年輕少尉佈滿彈孔的屍體跌在地板上，拉出一條長長血跡。



幾個女人開始尖叫，而湯妮的心整個涼了——



她知道她錯過了撤退的時機，而敵軍對於己方毫不留情。



湯妮下令她的部下離開大門，趴在地板上避免流彈，她自己與安姬一同來到門口向外瞧。



三台敵軍的步兵戰鬥車塞在大門附近，上頭的四十公釐機砲朝著農舍。



而在步兵戰鬥車後頭的兩台快速主力戰車的120mm炮管瞄準道路，假如有任何救援部隊靠近馬上就會吃上砲彈。



這些裝甲車全部都塗上了綠黑色的鋸齒狀迷彩，正是在這種地形執行任務最好的塗裝。



有個穿著與戰車同樣迷彩戰鬥裝的軍官朝她們走來，湯妮很快從他的肩章上認出那人的軍階是上校。



湯妮隱藏著恐懼上前去，她向敵人的上校說她們並非戰鬥人員，要求部隊開過去。



上校打量了她一會，命令她說所有的女孩們都領出來，並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到底她們在這裡幹什麼。



很快湯妮就想到了個藉口，她回答上校這些女孩只是民間組成的後勤補給隊，她們的任務只是搬運糧食和彈藥給士兵，並不知道這些士兵真的在幹嘛，也不知道他們身處何處。



上校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要求湯妮證明這點，他要求進農舍看看。



湯妮不停祈禱著最好所有證據都已經銷燬了，同時讓開大門讓上校進去看看。



上校帶著兩個人進去，他們左右視察，發現裡頭所有人都是姑娘，於是他大致相信了湯妮的話，他轉身點頭正要離開，就當前腳正要跨出大門時，一張小紙片從一旁空空如也的小文件櫃裡頭掉了出來，上校拎起紙片來一瞧，他臉色沉了下來，揚揚手將紙片丟到湯妮臉上。



上面幾個大大的鉛字顯眼異常：「戰略分析—敵軍佈署與傾向」。



湯妮幾乎快要暈倒——她們曾經差點有機會逃離這一切，但現在什麼都完了。



上校拔起槍來朝天花板開了兩槍，外面的士兵聞聲警戒，他作勢叫兩個手下把所有女孩叫到外頭，之後轉過腳跟走出農舍。



上校的兩名部屬用怒喊和槍口威脅著所有女孩走出來，到了外頭，湯妮吃驚地看著上校正怒叱另一名軍官，他顯然對另一個年輕軍官下了什麼命令，但是這軍官拒絕服從，同時大喊著「這樣是非法的」、「日內瓦條約」與「戰爭犯罪」之類的玩意。



憤怒讓上校加快了講話的速度，湯妮沒辦法跟上他想表達的東西。最後年輕的少校放棄爭辯，他向上司行禮，飛快轉身跑進一台步兵戰鬥車內，帶著一些部下上了車。



由他做前導，步兵戰鬥車帶著剩下來的坦克上路，這一小列部隊開始推進並朝向遙遠的快速反應部隊位置前進。



現場只剩下十五名士兵，兩台步兵戰鬥車，湯妮與她的女孩們。



湯妮左右張望，發現自己已經被包圍了—她曾希望有一兩個她的手下躲在安全的地方不被發現直到敵人撤退，但看起來這只是奢望而已。



接下來敵軍會做什麼？



湯妮希望這些人能了解自己的團隊只不過是平民百姓，根據戰爭法應當釋放她們，可是上校已經知道她們工作的重要性，湯妮根本不能想像敵軍上校會下這種指令。



也許那兩名軍官就是在爭執這件事情，現在湯妮已經預期自己最好預備走要上一段很長很長的路，這些人不會浪費軍車載運她們進戰俘營的。



這麼想著的湯妮開始四下搜尋安姬的身影，要她一起傳達給女孩們這個消息。



接著她發現一件可怕的事情——



士兵們沿著她的右邊站成一條直線，面對著榖倉的牆。



他們在幹嘛——



那看起來——



喔、不—那看起來像是個開火隊形？他們不能！不、他們不會！



就在湯妮想通士兵們在幹嘛的瞬間，她終於瞭解方才那兩名軍官在爭執什麼！



所有人同時陷入恐懼之中，幾名士兵跑上前來抓住三個姑娘將她們從人群中拖出來，將她們推到牆邊。



湯妮不太清楚士兵們是怎麼選人的，不過她們都是新進成員，才到任48小時而已，即使如此，她仍然記得其中兩個人是負責攔截照片的人。



這兩個姑娘都高挑纖細，一個留著黑色短髮，另一個看起來是個亞洲人，她束成馬尾的美麗長髮色澤比前一位女孩更黑，兩個人都穿著牛仔褲和圓領衫，短髮姑娘穿著白色衣服，而長髮那位的黃衣服在她大小適中的乳房前畫著大學校徽。



第三個犧牲者是個金髮碧眼的女孩，她的頭髮也是短短的，而身材遠比前兩位豐滿許多，她穿著低胸的衣服與短裙，腳上踩著涼鞋。



她們看起來都嚇壞了，但上校並沒有流露任何憐香惜玉之情，他迅速揮手下令開火，在一陣槍響之後，三個美麗的姑娘就變成了三具豔屍。



高挑的短髮女孩向前撲倒，馬上沒了動靜。



子彈噴濺出的血痕在她的白衫上清晰可見。亞洲女孩倒在她右邊，長髮紛亂掩蓋了她的臉蛋，一雙粉腿微微踢動，一會之後無聲靜止。



金髮碧眼的女孩被子彈甩上牆，她的手高舉過頭敲在牆上慢慢滑落，她那巨大而染滿鮮血的雪白乳房從低胸裝中跳了出來。



她靠著牆，緩緩滑倒在地，她的頭髮落到胸前，雙腿緩緩打開，大腿根還能窺見黃色的內褲。



對於剩下來的女孩們來說，這一切發生的太快了。她們幾乎沒有認識到發生麼什麼事情，也沒有時間去恐懼。



理解事情已經演變到最壞狀況的湯妮看著在人群另一頭的安姬，發現她也和自己一樣被恐懼佔領。



士兵很快又回到人群中，拉起另外三個女孩拖到牆前。



靜靜看著這一切的湯妮感覺到胃正在抽搐，有一陣子她不知道到底是該慶幸還是該因為沒被選上而感到不幸。



她看著上校，而上校也回看她，並且給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



湯妮很快了解，這代表上校打算在她面前處決所有成員之後再殺了她。



第二批女孩已經排成了一列，兩個站在一邊，另一個和方才被殺的金髮女孩在一塊。



這兩個女孩都很年輕，身材纖細，一個是白人，另一個則是拉丁裔。



她們都只有二十歲出頭，而且留著與他們血統相稱的及肩長髮。



而另一頭則是一個有著曬黑臉龐的女人，她有著一頭黑色短鬈髮，大約三十歲多一些，不過仍舊保持著美好的身材。



她們都穿著黑色短裙，年輕的兩個女孩是秘書與書記，他們都穿著白色的襯衫，而比較年長的那位則是菁英分析師，現在湯妮想起來，她的名字叫蜜雪兒，是個離過婚，性經驗豐富的女人。



她們三個人看起來都相當恐懼，但是還好還把持的住。



上校原本已經準備好下令開火，但他的視線停留在方才打死的金髮女孩暴露在外的乳房一會，決定暫停執行。



這位軍官喝令三個女人脫掉她們的上衣。



比較年輕的女孩完全嚇著了，點點眼淚掉在胸口的飽滿圓弧上。



但另一個人就不同了，蜜雪兒主動往前站一步迅速脫掉上衣和胸罩，露出她一對飽滿而圓滑，可以說是造型完美的雙乳，兩點深褐色的乳頭挺立在圓弧的尖端。



她高舉雙手滑過身體，一手捧著一邊的乳房，慢慢愛撫著它們，她的手掌滑過高翹的乳尖，在動作同時蜜雪兒看著上校強調她花了很多錢在自己的胸部上，她不希望這對玉乳被子彈打穿，要打可以打其他部位。



上校看來有些震驚，接著露出了一個不怎麼友善的微笑。



他叫蜜雪兒靠近些，接著在她走近兩三步之後要求蜜雪兒脫掉裙子，而她毫不羞恥與也不害怕地服從命令。



湯妮開始思考，也許蜜雪兒乳頭挺起的原因是色慾而非恐怖。



在脫下裙子之後，蜜雪兒晃動翹臀好讓窄裙滑落，接著她向前站了一步，面對著上校。



她的雙手放在身側，身體圓滑完美的曲線透露著性吸引力。



上校似乎說了些湯妮聽不到的話，蜜雪兒的反應是粗野的笑了起來，她把雙手放到屁股上，微微張開雙腳，她大聲宣告假如上校能饒他一命，她願意獻上自己的肢體為他做任何事。



上校的回應是問清楚蜜雪兒到底會為她做什麼。



蜜雪兒以行動回答，她擺出許多不同的性交姿勢，一個比一個還要火辣。直到她停下動作，上校才要求蜜雪兒轉身走回去，這個動作清楚地展示了她屁股的圓弧。



上校從頭頂到腳底仔細打量過蜜雪兒之後，露出一個如餓狼般的微笑。



應了一句「今天不想要」之後，上校舉起手槍，強硬塞進她的陰道裡開了兩槍。



蜜雪兒當場跪倒，她痛苦地按著玉門，血不停由陰道湧出，她蜷曲身體到臉頰幾乎要碰到膝蓋並大聲呻吟。



在短暫欣賞了蜜雪兒的掙扎之後，上校又舉起手槍瞄準蜜雪兒的腦袋，扣下板機。



紅白的腦漿混著鮮血四處噴灑，蜜雪兒翻了兩圈，微微抽搐著，最後呻吟停止了。



上校看著其他兩個年輕女孩，在目擊蜜雪兒的命運之後她們都嚇著了，她們毫無反抗地在上校的命令下脫去上衣，將雙乳暴露在行刑隊面前並站直不動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她們年輕渾圓的胸部上挺立著可愛的乳頭，這是她們人生最後一次的乳首勃起。



接著她們的胸口被子彈撕裂，一個女孩趴著倒下，另一個仰躺著，雙腿都大大岔開，地上很快積上一灘新的血池。



上校喊著要他的手下加快進度，另外三個女孩又被拖了出來。



這次的三個犧牲者巧合地是彼此相熟的朋友，她們因為同樣有著長長的金髮，潤白的膚色、小巧可愛的乳房與纖細修長的腰身而合得來，經常一起出入，她們在團隊裡被叫做三人組一號、二號、三號，而這三個少女也不因為本名沒被記住而惱怒，反而在別人叫她們一號、二號、三號的時候會俏皮地回答。



這三人組在同一所高中念書，一起加入團隊，她們由於太過相似而經常被誤認，但是她們卻利用這點經常分享同一個男人，還因為這樣被警告過好幾次。



但是現在一切都結束了，湯妮為此感覺到深深的悲哀。



就像她們之前的前輩一樣，這三個女孩走到牆邊，轉向要殺了她們的男人。



上校作勢要她們脫掉上衣，女孩們順從了命令，她們如玫瑰般嬌嫩的乳頭挺立在小巧可愛的乳房尖端。



而其中三號做的更徹底，她脫下裙子和內褲，微微張開大腿，她光滑的恥丘微微向前挺起，甚至可以看見一點點粉紅色的陰唇。



三號朝一號和二號微笑，默契讓一號和二號一起脫下裙子，現在她們全裸著面對死亡。



三號向上校要求了「死前的最後一個願望」，她說要向她的朋友們說再見，在上校還沒答應的時候三號就自顧自地走向一號，三號把手環繞在一號的脖子上，給了她一個深吻，同時另一隻手滑進一號微張的大腿間，撥弄著她已經腫大堅挺的陰蒂。



一號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她的臉上滿是紅潮，渾身顫抖了一會，急促起伏的胸部告訴所有人她已經攀上高潮。



當三號放開她的時候，她仍然呼吸急促。接著她走到二號身邊如法炮製，也給二號一個深深的高潮，同時她用力說出：「我愛妳們」。



在一切結束之後，三號走回自己的位置，蹲了下來，張開大腿。



她半閉眼睛，一隻手揉捏著乳房，另一隻手在兩腿之間彈跳，很快地她像兩個朋友一般攀上高潮。



即使她還氣喘吁吁，大腿上還帶著愛液，她仍然昂首面對上校，在道謝之後要求快點行刑。



上校點頭下令，一陣亂槍打過，三人組倒地，她們赤裸的嬌軀彼此交疊，不停抽搐呻吟，直到上校走過去抽出手槍來朝她們的胸口或是後腦各開一槍為止。



湯妮在整個過程中都傻傻的張著嘴，她不是個習慣自謙的人，但她沒有三人組那種勇氣做出那樣的事情，在三人組攀上高潮的時候，湯妮也默默的感覺到陰道正在抽搐，她悄悄地將手指爬到兩腿之間撫慰自己，即使明知道死亡已經近在眼前也阻止不了她。



接著又有另外三個女孩被拖上前去，這次她們就被要求一次脫光—



上校似乎感覺到這會讓行刑更加有趣。



而當她們赤身裸體，士兵便開火好讓姑娘們加入她們的朋友行列，變成一具具無言的豔屍。



屠殺不停進行著，就像一條生產線，一次有三個女孩走上前去，脫光衣服，有些試著隱藏自己的羞恥，有些則大方展示自己的身體，但無論如何，最後結局都是一樣的，她們的軀體被子彈貫穿，年輕的生命消逝，有些伴隨著高潮，身體化為痛苦與死亡的雕像。



終於最後只剩下三個人了。



湯妮，她的助手安姬與泰莉—泰莉是裡面年紀最小的分析員，她有著年輕而纖細的身軀，還沒發育的乳房和留著青澀曲線的臀部，然而她現在也難逃一死。



湯妮感覺到自己的嘴唇乾澀、胃正在翻攪，她的心跳比看之前屠殺過程還要跳的快，幾乎要跳出胸膛，有一陣子她差點想要在被射殺前拔腿就跑。



士兵並沒有察覺湯妮內心的掙扎，他只是揮揮槍口，要求最後三個人像其他人一樣站到牆前。



她看著泰莉站到自己身邊，掛著毫不在乎的微笑。不像湯妮或安姬一樣穿著正式的套裝，泰莉只是穿著簡單的休閒服，她把金髮梳成髻，用髮簪簪起來，讓她看起來有點超乎年齡的老氣。



泰莉走在最前面，踏過滿是鮮血的土地，安姬跟著她，而湯妮走在最後。



在走到牆前之後，她們各自選定位置站好，四周是她們夥伴的裸屍，白花花的一片。



現在她們已經準備面對自己的命運了，在上校還沒下令之前，她們就先開始脫起自己的衣服來。



看了一會自己跟前那些姊妹的屍體，湯妮從袖口開始一顆顆解開她襯衫的扣子，每解開一顆她就覺得有一枚釘子打上她的棺材。她開始為此感到暈眩，而且幾乎快尿了出來。



在脫下襯衫之後，湯妮把裙子的腰帶解開，丟到面前的地板上。



在她完成這個動作之後，她驚人地發現泰莉已經完全赤裸了，即使感覺到湯妮的注視，泰莉仍然跪了下去，打開她有些纖細的大腿露出亮黃色的濃密陰毛，她凝視著等會就要奪去她生命的男人，稍微調整一下她的屁股，接著她把雙手揹到背後，挺起腰桿，將少女的祕密暴露在士兵的面前。



在脫去胸罩之後，湯妮看著站在右邊的安姬，她已經脫掉紅色的襯衫和灰色的短裙靜靜站在那裡。然而她仍然穿著大紅胸罩與內褲，好像假如還穿著些衣服就能避免那不可逃避的最終結局似地。



湯妮的胸罩滑過她的手臂落地，她嬌小的乳房如同還被胸罩保護一樣挺立著。幾乎所有人都注意到她的乳首已經腫脹起來。



在脫完上身以後，湯妮突然發現這是她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赤裸上身。



即使她早已不是處女，但她僅僅讓自己長期交往的男友看過自己的身子（好吧，也許還有一、兩次酒後亂性的一夜情）。



一種奇怪的衝動湧上心頭，讓她意外發現為什麼蜜雪兒和三人組——還有現在的泰莉為什麼會這麼大方地展示在最後展示她們的情慾。



當湯妮理解這點之後，她的乳首比方才更猛烈的昂起，一股襲人的燥熱爬上她的大腿，性衝動在她身體裡橫衝直撞，幾乎要讓她忘了面對死亡的恐懼。



她回頭看著除了內褲以外幾乎已經全身赤裸的安姬，她的乳房比起湯妮的要更豐滿、更圓潤。



她有做過豐胸手術嗎？



湯妮頓時為了這個滑稽的想法感到可笑，現在都什麼時候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就在她的注視之下，安姬脫去內褲，她明亮的紅色陰毛修剪成整齊的三角形，粉紅色的陰唇在三角形的盡頭隱約可見。



隨著安姬赤裸全身，湯妮也脫下了身上僅存的衣物，她幾乎可以聽見男人們的喘息，在寬鬆制服包裹下的強健肉體想必已經蓄勢待發，幾乎有一半的人衝著她微笑，湯妮似乎可以想見在她死後她會受到怎麼樣的待遇。



從她身旁傳來激烈的嬌喘，湯妮看了過去，正好望進泰莉的迷濛雙眼。這個女孩已經張著大腿，手指深深陷入陰道中。



湯妮現在理解泰莉已經選擇了和三人組一樣的死法：在被打死之前給自己一個長長的高潮。



有一陣子湯妮有股衝動也想這麼做，但在她能做任何表示之前，她已經發現到上校朝著她不懷好意的笑著：



行刑時間到了！



上校揮手示意行刑隊開槍，在槍響與閃光飛散之後，子彈朝最後三個活著的少女襲擊。



就在士兵開火的瞬間，湯妮聽見身邊傳來如同窒息般的呻吟，她了解到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至少泰莉已經得到了高潮，不管死亡有多痛苦，至少她可以用歡愉來沖淡這些痛苦——



也許在她生命的最後幾秒感覺到的，就是滿滿的高潮而已。



湯妮的胸口被子彈貫穿，一開始並不痛苦。



接著她發現自己沒辦法呼吸，而且也沒辦法移動腳步。



隨著她的雙臂落地，她跪了下來。



在她左邊，安姬趴在地上動也不動，鮮血從她背後的傷口噴出。



在她右邊的泰莉岔開著雙腳，翻轉著身體，雙手緊緊抓住她尚未發育的胸口，鮮血從她的指縫間噴出，她的屁股仍然如同要誘惑誰一樣擺動著，直到她的生命伴隨高潮消逝為止。



在湯妮的注視下，泰莉的身體有一陣長長抽搐肆虐過，接著她放鬆並躺了下來，一股小小的尿液從她兩腿間緩緩洩出。



在垂死的痛苦中，湯妮看著上校朝她走來，她知道這男人想對她做「什麼」，可是她卻無力反抗，只能眼錚錚看著上校抽出手槍，朝她的陰唇間開了兩槍，一槍穿過她的子宮攪碎了內臟，另一槍從她的屁股射進去打到她的胃。



這兩顆子彈就像串刺桿一樣穿過湯妮的身體，她感覺到有什麼襲擊上來，她的臉頰和胸口滿是紅暈，大張著嘴什麼也喊不出來，她的身體因為激烈高潮而顫抖，這次和子彈的做愛比她之前任何一次性愛都還要舒服，她抖動著雙腳試圖獲取更多快感，而最後一個高潮的全力一擊奪走了她最後一點的生命能量。



湯妮終於停止掙扎，緩緩倒下動也不動。她的雙腳大開，鮮血從她的胸口、嘴唇和陰道口緩緩流出。



這個團隊的領導跟著她的部下一起倒在鮮紅的血跡中，她凝固不動的雙眼裡倒映著藍天。



士兵們把她們的屍體拖開，一個一個地擺成一排，接著像在歡樂街找妓女一樣物色對象。



湯妮曾經以為死亡就是黑暗降臨，然後一切失去意識。但是現在她發現那些不過只是創作而已，現在她站在自己的屍體旁邊，赤裸著身子，她可以看見身上的彈孔還在微微滲血，她看到其他人也一樣默默無語地站在自己的屍體旁邊，她還有感覺——



雖然只是很細微的感覺。



士兵們開始脫下衣服，尋找自己喜歡的對象，然後趴上去用陽具戳進她們的前陰、後庭、小口或是彈孔裡。



方才還穿著衣服受刑的少女們衣服被刺刀剝開，很快男人們壓著她們，讓她們俯趴在地上翹起屁股，士兵們將另一種槍管刺入女孩們的體內，有些女孩的兩腿間流下純潔的證明：她們原本還是處女，但是現在再也不是了。



無法抵抗，無法和其他人交談，甚至無法離開屍體多遠，湯妮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只好看著同事們的反應。



蜜雪兒試著重新進入自己的身體，她擺出和屍體一樣的動作，俯趴著翹起屁股，她經驗豐富的陰道正被一個強壯的男人入侵，這男人掐揉著蜜雪兒的大屁股，一次一次的撞擊，即使紅白色的腦漿不停冒出似乎也沒有影響他的性慾，反而更增強了他的征服感。



一開始湯妮還無法理解蜜雪兒到底在做什麼，直到她發現自己的身體也被士兵抬起來。



雖然她的陰道和肛門都被槍管入侵過，但是由於抵的夠深，並不影響其他人褻玩她的樂趣。



士兵沾著她的鮮血當潤滑液，插入她緊縮的後門。



湯妮望著自己失去生命的身體甩動著小巧乳房，屁股一顫一顫的抖著，她發現有些比起死亡前來說微不足道的快感爬上她的靈魂，讓她有種衝動想躺進身體裡體會更多的快感。



現在她知道為什麼蜜雪兒要這麼做了。



快感一點一點的累積，湯妮感覺到自己正輕聲哼著——雖然沒有發出聲音，她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其他人身上，發現上校把泰莉的屍體拖到一邊，玩弄她那還沒發育的乳房一會之後，抱起她纖細的身體，用力將他粗大的一物釘進少女的陰道中。



現在她知道為什麼蜜雪兒的請求對這位上校沒有用了——



這貨根本就是個該死的戀童癖！



泰莉的雙手還停留在自己的胯下，她大岔雙腿蹲在自己屍體前方，看著上校的陽具在她體內抽送。



湯妮也試著用手指去碰觸自己的神祕，卻發現一點感覺也沒有。



不管如何，泰莉的視線只是專心注視著大張的密裂，處女的證明絲絲流落，她試著拿自己的手指去碰觸腫脹的陰蒂，又想把手塞進肛門或是陰道裡獲得更多快感。



湯妮有些傷心的發現即使是死後，泰莉已經成了性慾的俘虜，從她現在的表現完全無法想像她平常冷靜分析情報的樣子了。



想到這個和自己一同死去的女孩，湯妮轉頭搜尋安姬，她看到安姬站在自己的屍體旁，用木然的表情望著士兵用她渾圓飽滿的乳房進行乳交，另一個士兵打開她的雙腿，用自己的步調抽送著。



湯妮別開視線，正巧看到三人組，她們三個人的屍體被堆在一起玩弄，而這三個人的靈魂也緊緊糾纏在一起，手指在彼此的胯下和唇間來回，根本不在乎到底是哪個誰正在玩弄自己動也不動的身體。



一個短短的高潮穿過湯妮，她回過神來，發現騎在自己身上的男人已經換了一個。



細微的快感持續侵襲她，她不得不佩服這些士兵實在是精力過人，似乎二十幾個女孩完全無法滿足他們。



上校把泰莉交給其他人，自己走到三人組身邊，插入其中一個的同時用手指細細玩弄其他兩人的陰戶和肛門。



他的臉上滿是令人做噁的笑容，湯妮不禁想著，也許從一開始這男人就是為了玩弄她們才把她們全殺了也說不定。



湯妮轉開視線，卻正好對上安姬的視線。



在細微而持續的快感侵襲中，湯妮突然感覺到深深後悔，她應該聽從安姬的話早點撤退的，假如那時候這樣做了，她們就會平安無事地撤退，而不是在這個偏僻的農舍外面躺在血泊中，渾身赤裸的被敵人玩弄。



另一場戰爭犯罪，以後也許會被寫進檔案裡，教科書裡——



但無論如何，這一切已經與她們無關了。



湯妮這麼想著，看著一個又一個陌生男人進入她的身體，直到敵軍心滿意足為止。



這些男人從她們的身體上站起來，把這些年輕健美的肉體拖到農舍裡面棄置。現在她們又重新聚在一起，泰莉仍然不停撫慰自己追求著更高的快感，三人組還擠成一團不願分開，安姬仍舊呆呆站在屍體前面，好像沒辦法接受死亡的事實，而湯妮所能做的，也只有觀察這一切而已。



之後，這些女孩的靈魂怎麼了呢？



誰也不知道，兩天之後後援部隊終於趕到農舍，但是他們能做的也只有替這些可憐的女孩處理後事而已。帝



國軍在附近挖了坑把女孩們埋了，插上沒有名字的十字架。



當很久之後有人再經過這裡時，早已沒有了屠殺的痕跡，偶爾有人會說看見裸體的女孩在墳墓間晃盪，只是通常都被當成胡言亂語，到底湯妮她們是不是獲得救贖，還是仍然在人間遊蕩，這對於還活著的人來說，根本就一點也不重要了。











編者後語：



一如往常的我加了些東西，刪了些東西。



Alex是個軍事迷，他對於如何分析、收集情報與進行突襲做了比一般人還要詳細的描寫，而且他好像很喜歡鞋子，不過我還是搞不清楚這些涼鞋和那些「鞋帶綁到小腿的涼鞋」到底差別在哪。



比起開槍打死來說，我還是比較喜歡砍頭和穿刺，不過偶爾有機會翻翻這類型槍決的文章也不錯。



曾經有人說「卡尼拔才是終極的愛」，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在漫畫「Black Lagoon」裡面，不知道到底確實是誰講的，不過這句話真是太棒了。



好了，有空再見，閒聊就到此為止吧，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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